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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

♢文史闲话 马光水专栏

马光水，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出
版诗集《在时间上跳远》。

王瑜明，媒体人，偶有文
章见诸报端。

♢闲情赋 李利忠专栏

李利忠，又名李庄、李重之。
浙江建德人。长日谋食之余，偶
或写点诗文，以遣有涯之生。

在春天，真想做一把青草。
做青草多好，我愿意置身青草的

队伍。每当春天来临，我们就列队出
发。统一的方向，比秩序还要整齐的
步伐。我们绕过那些低矮的房屋，甚
至比真理更快地占领这大片的荒凉。
双手抓住泥土，在风中站稳，英雄的
青草只占领荒凉。

我站在青草的队伍里，只看见青
草，风吹草低，队伍里别无它物。因为
这是春天，我和我的青草朋友都还年
轻，我们有理由与高大的乔木拉开站立
和观察的距离，只与自己成为一体。

“我们无边哪，草的叶子何处不在

摆动？”面对古来的天空，我最羡慕那
些立足墓地的青草，在它们的脚下，纯
净细腻的泥土里面，贮放着那些忙碌
了一生的灵魂。他们已长眠不醒，中
间隔着遥远的岁月之河，对于我们的
到来，当然已无法表示欢迎。但我们
还是能够想象，他们生前的热情。

做青草多好，我愿意我的恋人也
是青草。到冬天的时候，我们相偎着
靠近，躺在雪的下面，我们疲惫的灵

魂，骚动喧嚣后的躯体，绷紧的每一根
神经都恰到好处地放松。我们还会懂
得，寒冷也是一笔财富，对树的成长、
花的绽放和明年的收成是一种天经地
义的安排。正因为有寒冷，我们在生
活中更应该多创造一点和谐，多守护
一些温暖，多散发一丝光亮……

做青草多好，但我的恋人不会喜
欢。我的恋人单纯、芬芳，充满生机，
惹人爱怜，她不愿做青草，她想成为鲜
花，远离土地，做城市阳台的主人。她
不知道，土地是我们必须返回的目的
地；她不明白，在许多时候，青草与鲜
花，都是和春天等义的。

青 草

都说喂娃吃药是一件技术活，还
真是那样。那年春节前后，老二小友
的两次发烧生病，让我真正感受了一
把给娃喂药的苦。

那次，我事先已经和医生商量开
点“好吃”一点的药，但到家喂药还是
跟打仗似的，几个大人“对付”一个娃，
最后还是败得垂头丧气。

在这之前，我从没觉得喂小孩吃
药是一件困难的事。小友的姐姐有友
从小听话，病了就乖乖地吃药，从没在
喂药这件事上难为过我。小时候她吃
完药，总会告诉我，药是甜的。小学一
年级时，因为脾胃不好，有友还吃过一
段时间的中草药。无论药有多苦，只
要说她几句好话，鼓励一下，她最多皱
皱眉，药总是能顺利喝下的。这让我
产生了错觉：小孩的药都很好吃；小孩
尝过的味道少，吃药并不是件难事。

然而，到了嘴巴倍儿精的老二小
友那里，曾经的“经验”误导了我。今
年大年初一，小友流感高烧。因为在
这之前一次生病时，喂他吃小儿豉翘
颗粒，曾让我吃足苦头，败下阵来。所
以这次医生开药时，我忙不迭和医生
商量，求医生开味道“好”的药。“我开
的达菲和咳嗽药水都很好吃。”医生的
话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

回到家吃好午饭，小友似乎察觉
到了我要干什么。他见我端着碗来到
床边，紧张地问：“这是什么？”我不想
骗他，实话实说：“是达菲，很好吃的。”

“达菲？达菲不是开小红火车的司机
（系列绘本《小红火车大冒险》中的主
要人物）吗？”小友东拉西扯的本领胜

过我们所有人。“我们现在要吃的是抗
病毒药达菲，吃下去，毛病就好了。”我
说。“不行不行，不能吃（小红火车司
机）达菲！”小友表示抗议。我不跟他
啰嗦了，不等他反应过来，就把一勺药
喂进了他嘴里。只见他又是皱眉又是
吐舌头，还连连叫苦叫难吃。我再喂
第二口，小友摇头，坚决不再张嘴了。
我给小友量了一下体温，39.5摄氏度，
越来越高，不吃药不行啊？我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但小友“我自岿然不
动”，紧紧咬住牙关。

我心生一计：小友嘴馋，但我平时管
控严格，几乎不让他碰饮料。想到这里，
我拿来一瓶柚子汁，在小碗里倒了一点，
再悄悄地把透明无色的药液也混了进
去。我问小友：“要不要喝饮料？”小友高
兴地接过小碗，但他竟“尝”出了不对劲，
喝下一口后，再也不肯喝第二口。

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了！外公
出马，大嗓门一顿骂，可小友哭归哭，
依旧不张嘴。“实在不行，只能捏鼻子
灌了，从嘴角一点点进去。”外婆出马
了，想用对付小时候的我的办法对付
小友。但小友犟得很，摇头晃脑地乱
哭，还是不张嘴。软硬都不吃！

我灵机一动，只好来点重口味
了。小友爱吃外公烧的鸭血汤，晚上，
外公下厨，我特地关照：“胡椒粉要多
撒一些。”一碗热气腾腾的鸭血豆腐汤
出炉了。端给小友前，我先盛了小半

碗出来，再把冲调好的药倒了进去。
果然，在这番神不知、鬼不觉的神操作
下，小友终于把药和饭一起吃了下
去。尽管我知道药效可能会下降，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一个月还没到，小友因为扁桃体
发炎又发烧了。老规矩，在医生开药
时，我还是笑嘻嘻地和医生谈妥了条
件：开个味美的抗生素。喂药前，外婆
还用舌头舔了一下冲调药粉时用过的
筷子：“甜的！”但到了小友那里，总是
吃药难！尝了一口后，小友就开始皱
眉撇嘴了。这次的药需要空腹服用，
不能再拌汤里喝了。怎么办？急中生
智，我拿出了喂药神器——一根如笔
杆粗细的塑料滴管。清洗干净后，我
对小友扬言：好好吃吗？不吃就打进
去！我估计他联想到了打预防针，以
为那根塑料滴管是针，不吃的话，就要
打那么粗的一根针了。他见我拿出了
动真格的架势，居然开始哭着讨饶了：

“弟弟要好好吃药！”说到做到，确实乖
乖地喝下了药。不过第二顿开始，还
是得靠软硬兼施，零食加大棒，吃一次
药要斗争1个多小时。

退烧后，小友又开始到处捣蛋，在
家“开车”开得飞快，玩米缸差点把几
十斤重的米缸也打翻了……作为父
母，我们也在不断成长，学会斗智斗
勇，学会喂饭、喂药。在感叹孩儿们精
灵古怪的同时，我也在心里默念：宁可
平时捣蛋100倍，也不要来丰富我的喂
药经。不过，这些有趣又有些令人头
疼的点滴，必定是我们共同长大之路
上收获的最美的果实。

喂药记

隐士文化好比中国人心目中的白
月光，不但有史以来长盛不衰，史前就
被人编的活灵活现。

许由，可谓上古时代第一位隐
士。相传尧帝知其贤德要把君位让给
他，他推辞不受，逃于箕山（今河南登
封）下，农耕而食；尧帝又让他做九州
长官，他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听到
这些世俗浊言。后世把许由和与他同
时代的隐士巢父，并称为巢由或巢许，
用以指代隐居不仕者。而尧、舜禅让
的故事，作为民主思想的最早典范，一
并成为千古美谈。

许由相当成功，虽为隐士，却是与
三皇五帝一样名声显赫，不像倒霉的
伯夷、叔齐，傻乎乎地饿死首阳山。东
方独裁者的洗脑术使忠君思想自甲骨
文时代便不能自拔，后来又出了一位
更加脑残的介子推。重耳最终能返回
晋国，成为晋君，介子推尽了犬马之
劳。重耳流亡时，他“割股奉君”，重耳
继王位后，他“隐不言禄”（隐居绵
山）。晋文公为了逼介子推回到体制
内，甚至放火烧山，可他宁死不出山。
最后现场，一棵枯柳树下，除了介子推

母子的尸骨，居然还有一封劝晋文公
勤政廉明的血书。《楚辞·九章·惜往
日》专门写了这个典故“介子忠而立
枯，文君寐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
兮，报大德之忧游。思久古之亲身兮，
因缟素而哭之”。可见，介子推间接毒
害了屈原。《水浒传》的许贯中这个人
物形象，也有介子推的影子。

一部《水浒传》从头到尾打打杀
杀，对女人也十分不友好，好在安插了
几位隐士，不然江湖就太硬邦邦了。
道士与僧人不算，燕青的莫逆之交许
贯中算一个。许贯中相貌古怪，丰神
爽雅，曾参加武举应试，应该有些本
领。待他看清奸邪当道，便选择山明
水秀的大伾山孝敬老母，寄情山水。
那日许贯中见到几十年未曾谋面的故
交燕青，硬拉着他到大伾山深处做客，
一叙往日交情。燕青临走，他又送一
幅画——竟是三晋山川城池关隘图。
什么地方部队可以驻扎，什么地方可

以埋伏，什么地方可以攻入，都标得清
清楚楚。这就有点像介子推了。另
外，施耐庵还写了一个隐士团队。当
宋江来到江南攻打苏州时，遇到困
难。好在李俊、童威、童猛在榆柳庄遇
到费保、倪云、卜青、熊狄成，结为兄
弟。在他们的帮助下，苏州城才被拿
下。当宋江坚意相留、报功封官的时
候，费保等人执意回榆柳庄，在太湖打
鱼为生，过快乐的渔民生活。

隐士的生活，一般除了山，就是
水。与伯夷、叔齐同时代的姜太公隐
于渭河之滨，最后卖了个好价。这应
当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转眼千年，历
史又推出一位东汉版“许由”严子陵。
他与汉光武帝关系好到同榻而眠，却
不肯做官，隐姓埋名，退居富春山。严
子陵这种不慕富贵，不图名利的思想
品格，一直受到后世的称誉。范仲淹
撰《严先生祠堂记》，有“云山苍苍，江
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赞
语。今富春山南麓的严子陵钓台是一
著名文化景点。

许由、姜太公、严子陵、渔民们，无
论真隐假隐，都是文明之光。

江湖与隐士


